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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返场”宁波

艺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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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与陈氏喜剧颇有缘分，话
剧《戏台》2016年初首轮巡演就有宁
波站。

记得2016年1月16日、17日演
出刚完成，便有不少话剧观众提前
将之预定为“年度最佳”。“三一律”
下精巧的戏剧结构、连续反转的剧
情巧合、高浓度的讽刺象征，诠释喜
剧笑中含泪的真谛，在国内原创话
剧舞台并不多见。

《戏台》也开启了陈佩斯“戏台三
部曲”排演的序幕，2019年话剧《戏
台》二度登台宁波，2024年第二部
《惊梦》来甬，在收获满座的同时，陈
佩斯饰演的身扛传统大旗、隐忍妥协
的老戏班班主形象亦深入人心。

在《戏台》里，他是努力满足“甲
方”（洪大帅）与“流量”（名角金啸
天）各种奇葩需求的京班五庆班班

主侯喜亭；《惊梦》中，他是周旋在
《牡丹亭》与《白毛女》抉择间的昆班
和春社班主童孝璋。

面对城头变幻的“大王旗”以及
出其不意的演出任务，身负养活戏
班责任的班主，想要保护艺术创作
的一片净土何其不易。

传统戏曲，经数百年发展传承
形成自身的美学传统，一板一眼，一
招一式，有规范、有矩度。当遇到戏
班自身能力外的不可抗力，传统与
规矩在其个体生命遇到威胁时，旦
夕间摇摇欲坠。

《戏台》里的“洪大帅”固然是特
例，但何尝不是资本、权力、“话事人”
的拟人表达。其讽刺的矛头直指“外
行指挥内行”“文艺创作被资本裹
挟”，引发人“心有戚戚焉”，自然也是
因为这样的情形古今皆非个案。

神兽“活”了
等你来“撩”
《山海经》神兽展
在宁波图书馆举行

当《山海经》里的神兽挣脱泛黄的
书页——麒麟踏祥云而来，凤凰展彩翼
欲飞……原以为只存在于书本、影视作
品、梦境中的奇幻景象，如今在宁波图
书馆（永丰馆）二楼上演。

这场“神话之境——中国古代神话
动物探索展”以《山海经》为核心文本，
精选30种极具代表性的神话动物，精
心打造“星座寻兽”“神兽打卡”“唤醒生
灵”三大板块，引领参观者步入穿越时
空的奇妙幻境，感受华夏先民沉淀千年
的智慧与天马行空的想象。

展览自开始以来，备受大小读者
追捧。这些神话动物形态各异，能力
非凡，它们或主祥瑞，或司灾异，或通
天地，既有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浪漫解
读，也有刻在文明基因里的精神符号，
皆是华夏民族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美好
的追求。

沉浸式互动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
亮点。

“原来我的守护神是应龙！这种跨
越时空的联结太奇妙了！”一名年轻读
者兴奋地分享。在“星座寻兽”板块，读
者纷纷在十二星座前驻足，寻找与自己
生辰相连的专属守护神兽，在古老星辰
图谱与现代星座文化交织中惊叹连连。

借助生动布景，威武的麒麟、灵动
的文鳐鱼等神兽“破卷而出”。家长为
孩子记录下与神兽“同框”的奇妙瞬间，
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在“唤醒生灵”的涂鸦区，小读者专
注地为“沉睡”的神兽线稿注入斑斓色
彩。一个小朋友高举自己“唤醒”的七
彩凤凰，骄傲地向妈妈展示：“妈妈你
看，我给它穿上了彩虹衣！”

“孩子进来就不想走了，边玩边记
住了神兽的名字和故事，这种学习方式
真难得！”带着儿子前来的张女士表
示。不少年轻读者也感慨：“没想到古
籍里的神兽，能以这么酷炫又亲切的方
式呈现。尤其是星宿图，把天文和神话
串起来了，太有智慧了。”

“这些神兽不仅是奇幻想象，更是
中华民族宇宙观与精神追求的具象图
腾。”宁波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们期待通过沉浸式互动，让古籍中的神
兽真正成为亲近传统的‘向导’，在触
摸、共鸣与创造中，理解祥瑞、勇毅、仁
厚等深刻文化基因，让中华文明的瑰宝
在当代焕发新生。”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免
费向公众开放。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陈莹

形态各异的神兽深受大小读者追
捧。 宁波图书馆供图

电影《戏台》海报。

2016年1月16日，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戏台》在宁波谢幕。 资料照片

台戏

电影《戏台》热映之际，
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发出消
息，由陈佩斯本人领衔主演
的话剧版《戏台》将于 2025
年 12月31日至2026年 1月
3 日“返场”宁波，陪伴甬城
观众度过跨年夜。

从7月25日起上映的电
影《戏台》，脱胎于2015年首
演的同名话剧，上映 4天不
到，票房已超1.9亿元。以喜
剧为表象、深具讽刺意味的
电影令观众唏嘘之余，更戳
中不少文艺创作者不足为外
人道的心情，口碑相传，豆瓣
评分稳在8.0。

从话剧到电影，媒介不
同，“卡司”有别（话剧版“大
嗓”的扮演者是杨立新，电影
版是黄渤），但属于陈氏喜剧
的那抹辛酸、怀旧与固守一
以贯之。其讽刺的利剑指向
的，又何止是文艺界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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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电影和话剧两个版本，
自然有所区别。

影版的场景显然更丰富，北京
城的街巷、包子铺、大帅府，戏台的
前厅、后台、服装室、化妆间都有不
同置景；话剧版的戏剧只集中于一
个地点，即后台。

影版中的名角金啸天由尹正扮
演，而话剧版中从头到尾都没出现
过，只存在于人们的台词中。

有熟悉话剧版的观众，看完电
影反而感觉到舞台版的精妙——部
分留白更加巧妙，场景的集中也使

“三一律”更加规整；电影观众则从
片中咂摸出“话剧味”，比如它不像
传统意义上的大电影有复杂的叙事
和人物关系，故事和人物性格显得
相对有点单一。

从舞台到银幕，传播的好处是
显而易见的。从2015年末到2025
年6月，话剧《戏台》演出10年，走过
全球近70个城市，演出350余场，按
每场千余人计，看过的观众不过40
万人次。电影《戏台》上映4天，受众
面已覆盖四五百万人次，为舞台的

10倍，相关话题引起的讨论和关注
度不可同日而语。

电影《戏台》在杭州、成都等地路
演时，陈佩斯提及，之所以要把话剧
搬上大银幕，一来是观众呼声，二来
是有投资人支持，实际拍摄中，其团
队却遭遇投资方五度撤资，因为“资
方不相信年轻观众想看一个71岁老
头当主演的电影”。但上映后，《戏
台》仅点映场便获得了超6700万元
票房，甚至超过一些商业大片。这一
成绩也印证在被算法与流量裹挟的
时代，制作严谨、尊重艺术规律的作
品，依然可以占有市场份额。

事实上，近年舞台演出“剧而优
则影”的情况亦不少见，话剧《驴得
水》、开心麻花《夏洛特烦恼》、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都有舞台艺术与
电影的“双向奔赴”。戏剧的成功为
其引来投资，电影传播面的扩大反
哺戏剧市场。

从有观众“排队”询问年底话剧
《戏台》宁波站开票时间中，也可看
出这份“反向”期待正在被拉满。

记者 顾嘉懿

话剧《戏台》曾两度来甬

电影与话剧版有所不同2


